
《红烛颂》这件作品曾经多次展出，特殊时间更能显
示出特殊意义。 这件作品表达了我对父亲闻一多的崇敬
与缅怀之情，对我来说，闻一多既是父亲又是英雄。 我的
人生和艺术旅程受父亲影响极大，尤其是成年懂事以后，
他的品格人性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 在开始学画之初
就下决心将来一定要画好父亲。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我开始画父亲， 但是最终选择
红烛作为表达的载体，是因为以闻一多为原型的《红烛》
电影摄制组的一次采访，在采访中我忽然感到，其实父亲
的精神就是《红烛》这首诗的精神，也正是我作品中要表
达的精神。 后来，在青海的一次写生中，我发现烛的燃烧
与流淌就像革命者的生涯一样有意味， 于是进一步确定
了以蜡烛这种形式来衬托画面中人物的品格， 在烛光变
为红旗的过程中，人物精神得到体现。 在作品的创作中，
我始终被情感所包围， 就像一种原始冲动的激荡贯穿在
创作的始末，这与一般历史题材的创作有所不同，因为那
是我真实情感的流露。今天再读这件作品，使我再一次认
识了闻一多的伟大人生， 也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发展的
过程，展览同时提供一个契机，让我的个人记忆与当下感
受再次融合。

在我的记忆中，党就是我的亲人。在父亲去世后最艰
苦的日子里，是党给了我们照顾与关怀。 因此，我在作品
中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对党 、对革命烈士的崇拜与感激
之情。 拿我创作的《国际歌》这件作品来说 ，它是我在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的毕业创作 ，我试图改变
以往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常用的平视视角和非常
细节化的情节安排 ，以大的仰视视角 ，把人物塑造成
纪念碑式的形象， 由此体现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也
突出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心 。 在当时大学生的印象

里，国际主义是一种振奋人心的 、严肃的终极远望 ，因
此 ，在这件作品中 ，我选择了用一种深沉的色调表现
画面凝重的整体氛围 ，希望能够通过作品唤起人们对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的希望和信心。 画面仰视视
角的灵感来源于我参观黄山立马峰巨石壁时的感受 ，
当我仰视巨大的岩石时 ， 那种对自然的崇敬油然而
生，这不正是我对革命烈士要表达的崇敬之心么 ！ 画
面背景上红色的天空则是我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受到
的启发，红色是革命的颜色。 可以说，这件作品是一种
与我当时的生活和所处环境紧密相关的情感外化。 当时
很多创作反映的都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真切的情感， 画家
希望用壮美的语言来表达内心对革命、对党的咏怀。

（据《中国艺术报》）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回忆闻一多：

他的品格人性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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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我对自己父亲有新的
认识,是在五年前的杨之光
先生告别会上。 记得那天
上千人前来送行,除了众多
学生、亲朋好友、社会各界
人士及各级相关领导,还有
不少拄着拐杖行动不便的
老同事,最让我感动与意外
的是,就连之前为父亲提供
过服务的水电工、 送煤气
工、木工、装裱工……也都
来现场默默为父亲送行 。
我终于明白,除了父亲一生
不平凡的艺术贡献与人生
历程之外, 最为人称颂的,
是他的为人。

父亲一直有一种回报
国家的情怀,他一直很重视
自己的所有作品 , 乃至草
稿,总感觉他早就预想着有
一天,国家是需要这些的。他一直把自己所有产出的作品,
视为“公有”。在他看来,他能有这些作品,都是国家和人民
赋予的。 一旦国家和人民对他的作品认可,要提出收藏的
时候,他会认为这才是最好的归宿。

因此，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末期,他就陆续
将他的毕生心血逾 1200 幅作品,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
馆、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
博物院、广州美术学院等。

作为老师,他最爱护自己的学生,最重视教学系统与
质量,最强调中西贯通的开放学术态度。 他从不为自己谋
利益,却常常为美术学院的青年老师奔走,为年轻人解决
各种困难。 至今,广州美院还留着一栋上世纪 80 年代初
建造的小楼, 是当年由我父亲找来他在香港的企业家好
友,专门为无法解决住房问题的年轻教师建造的,取名为
“德艺楼”,牌匾由父亲亲笔题字,悬挂至今。

作为父亲,他从未想过要把作品留给子女,他的理由很
简单：我这些作品来自于人民,应归还于人民。

他经常以言传身教来影响子孙后代。 他总说,一个人

不要太计较,要舍得付出；不要怕困难，困境可以锻炼人。
因此，当有人问我“你父亲捐出的作品，现市价近两个亿
了，你不感到很亏么？ ”这类问题时，我是很坦然的。 因为
我仍觉得自己很富有：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笔无法估量的
精神财富，我和我的孩子都将终身受用。

（受访者口述，梁志钦整理）

我一直觉得父亲做老师是很适合的， 他对自
己的学生非常好，尽心尽力，他的学生平均都收
到过几十封他写的信，有些甚至是几百封。 很多
他的得意门生都被他当作儿子看待。

但作为儿子，我觉得他这位老爸是挺“不合
格”的，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生只给我写过不超过
三封信，他对我基本是放养的态度，印象中从来
没有在具体的教育和生活方面认真地“教”我们，
因此，美院毕业后，我先是找到了一份建筑设计
师工作做了五年，辞职后又自己开公司从事景观
设计装修设计等工作，工作之余倒一直没有耽误
过做父亲的义务助手这个角色，还义务为广州美
术学院筹建潘鹤雕塑园，三十年后的今天终于将
潘鹤雕塑园从当年的三亩地扩展到今天四十亩
地的大公园。

虽然整个成长过程感觉不到父亲的“关心”，
但是当到了我这个年龄，我就特别感激他，正是
有他这种教育模式，才让我很自立。 我现在打理
父亲的个人事务，也要负担整个广州美术学院潘
鹤艺术馆的投资管理运营，算是身兼多职了。

父亲一直很在乎人生经历的所有， 所以，希
望用艺术作品的形式去记录。 相对比文学、诗词、
绘画， 他发现只有雕塑能够达到传播力的最大
化。 因为城市雕塑在公共场所的摆放，每天可以
有数以万计的人去看，所以他的雕塑大都是纪念
碑式的，他手中的那抔泥土成为他记录时代的载
体和思想表达的出口，是他全部的“征途”。 他创
作的一百多座大型户外雕塑， 分布在国内外 68
个城市，跟城市的环境融为一体，成为不同城市
的形象标识，也是一个城市的精神符号。

父亲经常说：“从事艺术必须要从心而发，将
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要为心灵服务，为灵魂服
务。 ”他还认为，“作为艺术家必须要有良好的人
格，人格决定了艺格。 ”很多人追求各种各样的表
面艺术，但我父亲觉得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
锻炼成一个好的人格，人要好，要正派，你表达出
来的自然就会正派。 所谓人格决定艺格，人格好
了艺术的高度就自然会提升。 他的这些观点对我
影响都很大。

杨红回忆杨之光：

父亲留下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终身受用

潘奋回忆潘鹤：

感激父亲的“放养”
让我很自立

■杨之光与杨红

■德艺楼 杨之光题

■闻立鹏《红烛颂》

■潘奋与父亲潘鹤


